
如果将通海垦牧公司誉为苏北沿海农垦事业的皇冠，那么公司营运中枢——议事大厅“慕畴
堂”无疑是皇冠上的明珠。慕畴堂之名，系张謇先生所取。慕畴，即“仰慕田畴”。田畴何许人，让清
末状元张謇如此敬重？田畴，字子泰，东汉末年隐士。好读书，善击剑，屡立战功，却从不愿封爵受
禄。最后他带领族人进入徐无山，选择一块深幽而又平敞的空地居住，亲自耕种粮食供养双亲。田
畴的理念是开垦荒地、制定法律、开办学校、整治礼典。短短几年，前来归附者逾五千户。这里民风
淳朴，道不拾遗，秩序井然，俨然成了世外桃源。曹操上表，说田畴文雅优备，忠武又著，和于抚下，
慎于事上，量时度理，进退合义。陶渊明也为其写下了“但闻田子春（泰），节义为世雄”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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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慕畴堂：通海垦牧公司的文化符号
□沈惠忠

杆秤制作
□程太和

沙元炳为百岁媪妪祝寿
□彭潍

南通杆秤历史上多为个体家庭手工作坊制作。清乾隆年间，开
设在望仙桥的熊万和秤号制售杆秤。咸丰年间，通州人朱玉章从苏
州金通盛秤号学做戥秤回通，在长桥开设朱记金通盛秤号。民国时
期至解放初，相继开设的秤号有小石桥的徐万盛、永盛祥，马家府的
王祥盛，东城门口的朱正大和朱源新，西大街的邵锦盛，望江楼的盛
永隆，马房角的张炳仁，唐家闸的蒋万和，加上周边的平潮、金沙、三
余、石港等集镇的杆秤店计20多家。1954年，南通市公有制秤店12
家，从业人员23人。

据一些制秤老人回忆，过去的老秤，可以有两面花、三面花（大多
为两面花、三面花）、六面花、八面花。一般用2—3根纽。八面花的
名称分别是：里（怀）花、外花、面花、底花、外上嵌花、外下嵌花、里上
嵌花、里下嵌花。同一纽在不同的面花上可以标出不同秤的斤两。
二纽八面花的一杆秤，可以有四种不同的计量，如面花为漕秤、底花
为市秤、里花为老秤、外花为杂货秤。据一些老人回忆，过去，镇江商
人在南通、如皋一带做生意，还使用一种镇江老秤。旧时，买卖双方
还有使用“公平秤”的约定，即商定用第三方的那杆秤，以求公允。但
即便是“公平秤”，也好随时做手脚。因为秤的灵敏度取决于刀口的
安装。刀口分为纽口和钩口，安装时必须同秤杆垂直交叉，且相互平
行。稍有偏差就会失灵。有些心术不正的人就随时换刀口，以便“吃
秤”。

做杆秤的木料，一级品有老红木（东南亚进口红木）、红材、橄榄
木，二级品有香红木、柞榛木、桐皂（进口）、油皂，三级品有麻栎、枣
木，最差的用皂角树、桃树、杏树。上世纪50年代，因红木价格高，国
家减少进口，逐步采用福建杂木。秤杆尾端要用金属材料包皮。
1955年银、铜等金属材料列入国家计划供应，秤杆尾的金属包皮一
度由铜皮改为铁、锌皮，秤星由银丝改为白钢丝。上世纪60年代初，
南通每年生产杆秤三四千支。“文革”时期，大多数杆秤店歇业或转
业，部分杆秤店匠人从业于南通衡器厂改做磅秤。县区杆秤店大多
以维修为主。改革开放后，杆秤店生意又一度红火。1980年南通县
标准计量管理所试制铝制金属杆秤，以铝杆代替木杆。

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公布，计量市制改为千
克制。市计量部门对个体工商户进行鉴定考核，合格者发给《制造计
量器具许可证》。1987年，全市（不含县）领取杆秤生产许可证的个
体秤店13家，分设在节制闸、养老院、二号桥仓库、友谊桥、虹桥、唐
闸、任港路等处。上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初，如皋、海安、李堡等地
尚有数家杆秤店。现在，做杆秤的老师傅很少看到了。

难以忘却的大洪闸
□倪启元

从前，海门大洪镇周边大旱大涝极为平凡。小河沟浅，内河不
畅，河边芦苇密密层层，造成沟河狭小，排涝极为困难。夏天略微下
几天雨，庄稼受淹随处可见。每到此时，人们只能望水哀叹。这种
现实环境，直至上世纪50年代中期才得以彻底解决。

为了摆脱小雨小涝、大雨大涝的现实，彻底解决内涝灾害。
1956年，当地政府攻坚克难、因情施策，在困难突出、矛盾较多的情
况下，及时排除各种干扰，想方设法在大洪镇西首建起了一座闸。
为了建闸，又在闸的北边拆除了一座古庙及相关民房，且开掘了一
条较阔的河，并将此河与北边的青水河相连接，从而彻底地解决了
大洪镇周边方圆几十里的内涝灾害。

当时建造大洪闸，人们奔走相告，人来人往相当热闹。建闸时
的情景总像电影一样铭记在人们心间，是那样的清晰，那样的动人。

建闸的设施可以说十分简陋，根本没有什么现代化装备，就拿
打桩这一过程，是相当的笨拙与费力。为了打好基础，人们不得不
在打桩部分充分搭建好平台，在平台上建好木架，将一根根10米以
上的木头，头向下根朝上，然后在木头的根部套上铁箍，以防木头被
打裂，在木根上方装上二吨以上的铁墩，由三十几个工人一齐发力，
将铁墩向上拉高，然后从上边几米高的地方突然放下，借助铁墩的
重力，将木材一点点全部压到河泥中，以达到设计的标准。

安全第一，质量为本。虽然劳动强度很高，工作条件又相当艰
苦，但工人们毫不气馁，迎着困难上，向着困难冲，大家团结一心，不
断用集体的智慧与力量创造成功的纪录。气氛浓烈，号声震天，铁
墩在人们的努力下不断地上下运动，不时地循环往复，一根根木头
不断地被打入泥中，从而确保了建闸基础的牢固。

为了保证岸基的牢固，在河边打夯的人们齐心协力，十个人为
一组，有两个人把夯，指挥着如何打夯。把夯的人喊着：“嗨唷、嗨
唷，同志们啊，加油干啊，齐努力呀，速度快呀。同心协力，精神美
啊。”还有的人哼着：“哎呀哎作里哼呀，哎作哩哼呀，哎、哎、哎，哎呀
哎作里哼呀……”进度在人们的号子声中不断地被刷新。

通过工人们的不懈努力，一座漂亮的大洪闸在1956年屹立在人
们面前，当时的县长赵洪程还亲笔题名“大洪闸”，笔力苍劲，富有韵
味。经过此闸，人们看到这三个字，总会产生一种回味无穷、遐想颇
多的感觉。

闸只有一门，高十米左右，由一根根四十厘米见方的木方料构
成，开闸关闸极不方便。后来改用独门铁闸进行开关，加之机器作
用，使得该闸的引水排涝，船只进出更为方便。闸的东边建起了闸
管所，不但加强了对闸的管理及使用，而且在闸门的南边装上尼龙
网，借着开闸的机会，将内河的鱼虾蟹装入网中，以此出售，增加了
一些收入。

随着时间的推移，海门至启东的道路拓宽，闸上仅有十米左右
宽的通道已成瓶颈。因此，在上世纪90年代大洪镇老闸被彻底拆
除，在原闸向南一公里左右的地方重新建闸，起名为大洪南闸。

一

通海垦牧公司总部（总办事处）四周
有宽六七丈、深七八尺的围沟，占地
2500亩，向南朝大马路有堆花表门，高
悬张謇所题“通海垦牧公司”六个金色大
字，大门边设有岗亭，表门向里，是一幢
四合院式的建筑。该院十字式天井，朝
东、西、北各5间房子，惟朝南屋7间。
在朝南屋里中间5间是正厅，名“慕畴
堂”，厅外有一丈宽的走廊，厅后是一大
间会议室。慕畴堂西侧是总理办公室，
办公室后是总理宿舍，东侧是账房，账房
后面是职员宿舍。

慕畴堂富丽堂皇，正厅上方高挂张
謇先生手书“慕畴堂”匾额，以及他撰写
的两副对联：“庄周以至人自居，乃谓游
逍遥之墟，食苟简之田，立不贷之圃；韩
愈为天下所笑，犹将求国家之事，耕宽闲
之野，钓寂寞之滨。”“汉铎为农家而作，
宜田原宜牛羊；周书率小人之依，胥保惠
胥教诲。”附语：“垦牧公司，南通农业导
始之事”等小注。此外还有两江总督张
之洞癸卯（1903）二月为通州垦牧公司
题写的联语：“障百川而东，白马潜神，青
龙服帝；辨五地之物，众鱼占牧，千彘
封侯。”

公司股东郑孝胥（“交通银行”四字
书写者）曾数次造访通海垦牧公司，每次
都住在慕畴堂。戊午（1918）三月二十
七日他在慕畴堂时作一大幅，张謇以四
版分刻之，合而制为屏，饰堂中央壁。郑
文开头就说：“孝胥尝至垦牧公司，居所
谓慕畴堂者。味名堂之义，啬庵（张謇）
盖以田畴自比……”

二

1907年仲冬，张謇至公司召集执事
人于慕畴堂，语重心长地说：“昔年之艰
困，今特一转机耳。将来之发达，今特一
萌蘖耳。”“凡每日应行之事，按章督率，
遇有关系全局及外界之事，各管理或集
此堂会议研究事理。”慕畴堂成了公司决

策者们“研究事理”之处。
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是在总公司开

的，开幕式会场原定在慕畴堂，公司特地
打造了一两百张精致的骨牌杌子。除股
东外，还有好多名士宾客，参会者众多，
慕畴堂容不下，改在公司大栈房里开，张
謇临时写了大字横幅“大利归农”。时隔
一天，公司股东们议决总理提案，会所移
至慕畴堂，在此制定了公司发展的重大
方案。

另外，公司每年春节都要在慕畴堂
举办团拜活动，堂上摆六桌酒，招待各堤
经理及同事。慕畴堂后张謇接见客人的
议事室中，另摆一桌，由协理江知源陪同
地方绅董及典当管事、木行经理、总账房
等年纪大的公司老职员。公司众执事人
欢聚一堂，回望过去，展望未来，信心倍
增。

1918年3月张謇在《总理手谕》中
提出：“查开办以来股东姓名及股数，又
办事人姓名、籍贯，列为二榜，将来悬挂
于总办事处议厅（慕畴堂）之上，此开辟
垦牧乡自治模范之主动人也。”

三

张謇的慕畴情结渗透了通海垦牧
公司。粮串，即完粮（交纳税赋）证书，
垦牧公司各堤都有一册粮串。原先公
司分划八堤，即各自使用“垦牧公司第
X堤”户名。沙田案后，地亩有所变动，
张謇将“垦牧公司第X堤”统一改为“垦
牧乡第X堤慕畴堂”户名，即在堤名后
面增添“慕畴堂”三个字。如张謇起草
的1926年6月22日《致海门县周县长》
公函中就提出：“第五堤内实地计
23223亩3分6厘8毫，合完钱粮105两
4钱3分4厘，应请改注：垦牧乡第五堤
慕畴堂户名为一串，以符定案。”以此类
推，海境合计掣给四串，以符名实。

三年后的1929年5月1日，通海垦
牧公司常务董事于敬之按照公司总理
张謇生前的做法，在《呈吕四场知事张
文》中，将通境各堤原名“垦牧乡第X堤

粮户”的粮串，改名为“垦牧乡第X堤慕
畴堂粮户”。如“第一堤地，计20201亩
4分1厘6毫，合完折课银168两3钱2
分8厘。请注为垦牧乡第一堤粮户慕
畴堂为一串。以前注名第一堤之粮串，
即请注销，以符定案”。以此类推，通境
合计掣给七串，以符名实。

通海垦牧公司缴纳粮赋的证书户名，
每堤一串，先前都是以堤名为户名，现均
在堤名后面加上“慕畴堂”三字，以符名
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慕畴堂”实际上就
是通海垦牧公司的化身和代名词。

四

张謇率先创办了通州女子师范学
校，1921年1月20日又委托区长沈仲
辉召集垦牧区热心教育人士，创办慕
畴女子初级小学校。筹备会上，选举
校董五人，制订了章程，并择定海复镇
公司街西端南侧（道教场所）垦牧公司

“唯素园”（专供公司职员喝茶饮酒消
闲娱乐之处）的房屋三间，作为临时校
舍。一年后，公司拨款在此区域另建
慕畴女校。这是一座法国式小洋楼
（两层木楼），教室面积160多平方米，
红瓦、粉红色墙壁，青砖场地，很有气
派。教室台凳均为广漆，色泽鲜亮。
校园内有假山、花圃、篮球场等，厕所
内另设幼稚马桶，专供幼稚班使用。
慕畴女校基金由垦牧公司拨付，平均
每年约6500元（国币）。

女教师丁蕴辉（南通人）兼任校长，
她管理严、要求高，教学上很有一套。据
《启东县教育大事记》记载：1931年4月
25日，垦牧区组织“识字运动会”，慕畴
女校参与了游行宣传。1935年，教育界
组织四年级毕业会考。考试科目是语
文、算术和常识，由曹家镇小学、海复镇
小学和慕畴小学参加。经严格考试，慕
畴小学得了第一名。

五

值得一提的是，慕畴堂还是张謇放

飞心灵的殿堂。他因事务繁忙，很少来垦
牧公司，但每次来时，不是坐上独轮小车下
乡走访，便是召集执事人聚集慕畴堂议事
商策。他兴致所至，写下了不少与慕畴堂
有关的诗篇，如《慕畴堂下梅华柏秀喜而有
作》《慕畴堂雨中看梅》《慕畴堂西苑牡丹》
《慕畴堂西苑龙爪盛开》等。其中《慕畴堂
下梅华柏秀喜而有作》一诗，寄托了张謇的
家国情怀：“冰霜已脱勿忘戒，斥卤能春足
自豪。更与商量怜护法，培泥衬石不辞
劳”。至于民国九年（1920）五月十八日所
作《慕畴堂西柏》，更是张謇艰苦创业、有所
担当的写照：“一岁一相见，櫹森映我眸。
盈庭笼翠暖，近瓦拂苍沟。寒燠常林共，风
烟大墅收。栋梁期汝舍，端以纪春秋。”

在张謇病逝入殓后的“七”数里，公司全
体职工都集合到慕畴堂开追悼会。大家缅
怀张先生恩德，甚为悲痛，其弟子江知源声
泪俱下，失声痛哭。

六

与通海垦牧公司总部一样，慕畴堂消失
于战乱之中。1942年7月公司第75次董事
会议案：“海邑第六区、通邑吕东区地方民众
及当局以总公司房屋过多，防有利用者，函
公司将无用部分拆毁。本会斟酌公司办事
机构日渐减缩并目前环境，可为有计划之拆
卸。”“慕畴堂东西厢及对过房屋，应保留为
办事处并为他日改建啬公纪念堂之基础。”

“拆得砖瓦木石等料公开标售，所得价款以
尽先归还公司债务为原则（公司负债九万
元），有余只能借垫于修筑海堤委员会急工
之需。”

1944年2月，通师教导主任顾怡生先生有
《过垦牧公司》诗：“留得一堂在，巍然谁再干。”
诗下自注：“慕畴堂及其两厢尚存。”次年4月，
顾怡生所作绝句“凝眸西北说高堂，堂已成墟
径就荒。万木更无余荫在，藩墙赤立映朝阳。”
自注：“高堂谓慕畴堂，甲申十二月毁”，据此可
以证实慕畴堂被拆于1945年1月。

2022年，毁于战乱的通海垦牧公司于旧
址复建。消失的历史画卷渐次重现，百年慕
畴堂正以全新风韵，亮相在垦牧故里。

沙元炳（1864—1927）为清末进士，
又集实业家、教育家、诗文家、藏书家于
一身，素来受到如皋乡人的钦仰。由此，
他生前经常受邀为友朋家人撰文写诗。
那些诗文，有些录入沙翁遗著《志颐堂诗
文集》，有些散见于老报旧刊，抑或家谱
等古籍中。我于一张老报中，无意读到
一篇沙翁旧作《百岁寿母篇》。如皋为长
寿之乡，此作又未录入《志颐堂诗文集》，
移录如下：

母夏氏，系出王家如皋车马湖。岁
乙丑，年百岁，有子四。最幼者六十七，
夫妇俱存。孙七，曾孙九。是岁三月二
十七为其生日。邓翁璞君年七十，生日
适与母同。璞君奉佛虔，异其事，力劝母
诵佛，为诗代偈，遍征知交诗文以牖之。
因赋斯篇。

无量寿刹寿无量，是外岂容寿者
相。麻姑三见海成田，未抵如来眼一
放。邓翁七十礼佛诚，不斩不死蔪无
生。何意生日同夏母，寿车愿并三车
乘。母年较翁赢一世，膝列四皓排孙
曾。婆婆老福颂万口，不道身己如风

灯。三多三患放勋语，八苦缠身乐亦
苦。自性弥陀立地成，闻道奚烦参女
偶。百岁投佛佛世有，王舍城中菩提
叟。一念能弥三事缺，弹指牟尼照衰
朽。猗母虽耄匪卖贫，翁亦等现妇女
身。莲花国胜化华国，莫待经求老女人。

邓璞君即邓际昌，如皋马塘（今属如
东）名士，清末任职于山东，晚年回乡，笃
信佛教，捐资创办“邓氏义庄”。沙元炳
作有《书〈邓璞君义庄记〉卷子后》，录入
《志颐堂诗文集》（书中误作“邓朴君”）。
邓璞君晚年有乔迁之喜，沙元炳又作《邓
璞君新居》。诗文存世，可见两人很有情
谊。巧合的是，母子生日同一天，且寿母
又迎来百岁生日，于是沙元炳应邀写下
此作。

马塘官宦门第中，除去邓氏，还有李
氏，沙元炳、邓璞君均为《李氏重修宗谱》
撰文。沙元炳为此谱写有序言，录入《志
颐堂志文集》，在此不再赘言。不过沙翁
还为李家一位妇孺作传，题为《慎才公配
孙太君传》。李慎才（1845—1920），句
容李氏后人，善言外语，任职上海工埠

局。孙太君为其夫人。此传《志颐堂志
文集》失收，故录如下：

太君孙，性淑而慧，在家得父母欢
心。年二十一归慎才先生。先生家故
清贫，以当于会计应沪海法工埠局之
聘。忠于职务，百废具举。四十年来，
无一日内顾忧者，太君是赖。太君自奉
菲约，而好施与。遇贫乏告贷，辄出针
黹之所入以应，不赡则脱簪环以继之。
沪地极繁剧，公益慈善较多，而太君自
艰苦中来，向善之心垂老弥笃，时人为
之语曰：“李母，吾沪之佛子也。”其为人
所崇仰如此。至睦宗族，厚姻戚，善邻
里，犹太君之余事耳。太君生于清道光
三十年三月初三日，卒于民国元年六月
三十日。享年六十三。生子五，长一
来，不幸早逝；次一鹏，次一鹗，次一鹍，
次一鸣，均有造才。生女二，长适陈；次
幼殇。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如太君所谓善
乐不倦者，非耶？士大夫当风俗浇漓，祇
知孜孜为利母，其得天独厚者耶？抑天
将福其子孙，而先以利济之，责责贤母

也。呜呼！母不死矣！
相比一诗一传，均写妇孺，两位主人公

都笃信佛教，不过前者以长寿闻名，后者乐
于布施，勤于治家，两者均为人称道。

序传之外，沙元炳与李家另有文字因
缘。沙翁于家谱序言中述及友人李亚青携
谱向他乞文的雅事。李亚青，即李莲，清末
如皋名人，游学日本宏文学院，回国后任如
皋县会劝所调查员、代理如皋检察厅厅长、
浙江鸣鹤场兼龙头场知事、江苏省议员等
职。其父李星白六十大寿，李亚青又请沙元
炳、邓际昌、张詧等名人题字撰文祝寿。沙
元炳为李星白写下一首诗，一副对联。诗为
《沙元炳君赠》：“儗及瓜时献寿篇，旋因鞠序
合宾筵。涓辰酒订黄花约，周甲图开绛县
年。鼓瑟每从诸子宴，楹书早识长君贤。不
须别进南山颂，归访华阳古洞天。”对联为：

“居近百里，未谒高门，看琅简，传来家有五
云承紫风。节过重阳，初开寿宴，举金罍，遥
祝我先六日醉黄花。”

从为两位媪妪写诗作文，再到为友人父
亲祝寿，沙翁对于乡人的关爱之情，跃然诗
文中，伴随墨香，源远流长。

慕畴堂复原图 张謇题写的对联 张之洞为垦牧公司题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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